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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论亚洲经济及相关议题

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金融与发展》（以下简称F&D）：您对亚洲在

世界经济中的未来有何看法？

朱民：很明显，“新兴亚洲”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2009年，美国GDP增速－2.4％，欧洲－4.8％；印度

7.3％，中国高达8.7％。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正从西方

移向亚洲，尤其是向“新兴亚洲”转移。我认为，这

个模式至少会持续到下一个五年，世界经济格局将由

此改变。

亚洲的另一个重要变化体现于它在世界贸易中的

地位上，由于这次危机是从发达经济体开始的，因

此亚洲输往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流量骤然降低。作为

回应，亚洲地区间贸易往来得以加强。在未来，我相

信发展中国家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将急剧增

加，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中，“新兴亚洲”将成为核心

组成部分。

由于“新兴亚洲”实现了强劲增长，而发达经济

体正在经历相对较弱的增长，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层

级多样、速度不一的复苏图景。此外，与发达经济体

受困于财政困难不同，“新兴亚洲”的财务状况相当

健康。我们因此可以预期，在全球资产重新分配中，

亚洲会吸引更多资本流入。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亚洲将进一步向未来

朱民现任IMF总裁特别顾问。他此前为

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而

在担任该职务之前，他曾是中国银行的高

管，拥有十多年的商业银行从业经验。

朱民到任IMF后不久，IMF对外关系部

的Dezhi Ma即与他进行了会面，探讨了亚

洲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全球经济议

题，以及IMF同亚洲这个引领世界走出危

机的地区之间的关系。

全球经济的中心迈进。

F&D：看来您对亚洲持乐观态度。那么，您认为

该地区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是否面临重大挑战呢？

朱民：我对亚洲的未来及其增长前景感到乐观，

但这并不说明我认为亚洲一切向好。实际上，亚洲面

临着许多挑战。最近的这次危机告诉我们，亚洲并不

是孤立的，它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一部分。从2008年
四季度的资本大量出逃，到2009年一季度的贸易大幅

缩水，都告诉我们亚洲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第一，亚洲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增长模式。在相

当程度上，亚洲还是出口导向。时移事易，亚洲需要

转到以内需驱动的模式上来，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加平

衡和可持续。

第二，金融部门改革势在必行，这次危机告诉我

们，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金融部门，这也是亚

洲缺失的。例如，亚洲仍未在深层次建立健全债券市

场，而后者对长期融资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亚洲在这

方面已努力多年，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

第三，亚洲需要妥善处置全球资本流动。在2010
年和随后几年中，向“新兴亚洲”的资本流动会陡然

增加，从而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巨大挑战。亚洲各经济

体需要谨慎处理，拿出持久有效的政策。

因此，一方面，我对亚洲的增长前景感到乐观；

而另一方面，我认为亚洲正面临着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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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机的看法

F&D：您曾就职于私营部门，如今又是决策者，

因此一定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那您对这次危机有着怎样的看法？

朱民：从我在私营部门的从业经历来看，我可以

肯定地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

司，尤其是金融公司，一定要有透明度和好的风险管

理体系。尤其是，它必须要有长期的目标，而不仅仅

只是短期的、追逐利润的目标。在金融部门，如果你

提供金融服务，就要对整个社会承担起责任。

重新审视金融危机，决策者可以引以为鉴的是，

如何在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二者间把握平衡。2007年
底的情形表明，金融部门过分庞大，陷于自我服务而

非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

从宏观角度看，我想说，审慎的宏观调控是摆在

所有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几乎所有的危机中都有流

动性过剩的身影，因此需要审慎的宏观调控来预防危

机重演。我们学到的经验是要反周期操作。

纠正失衡

F&D：各国应如何共同努力以解决全球失衡的问

题？

朱民：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议题。世界经济已

经被不平衡的问题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中既有

IMF在亚洲

F&D：您怎样看待IMF在亚洲所发挥的作用？

朱民：亚洲在IMF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IMF
也在亚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双方正在紧密且顺畅

地开展合作。

IMF通过三个渠道在亚洲发挥着作用：
  监督：通过IMF“第四条磋商”以及“金融部门评

估规划”进行监督。通过监督，我们设法评估各国的国内

金融和经济状况，向其政府提供建议，并助其构建增长能

力。我们还以最终贷款人的身份向一些国家提供流动性。
  能力建设：亚洲是多样化的，各个国家的需求也有

着巨大差异。IMF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审慎宏

观经济管理、增长建模、重塑结构平衡以及税收政策，从

而帮助各国政府应对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培训和教育：IMF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设有培训中心，向其决策者提供许多课程，以帮助各国

增强其能力。

IMF对全球经济状况和金融部门有着深入的了解。

IMF编写了《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地区经济展望：亚太地区》以及许多其他研究报告。这

不仅帮助亚洲了解世界的其他地区，还融入到了决策过程

中。IMF还可以在亚洲做得更多，因此它需要加强对亚洲

的研究以及和该地区间的联系。

F&D：您认为，在IMF的工作中，应如何反映出亚洲

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

朱民：关于如何反映亚洲和中国日益提升的作用，大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份额和话语权改

革。在IMF内给予中国和亚洲更高的地位是正确的。但对

IMF来说，更重要的是更好地了解亚洲和中国，并将后者

的经验带给全世界。

为什么亚洲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亚洲有自己的经

验和故事。IMF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将这些经验传递给其

他新兴经济体，甚至可能是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IMF
可以也应该推动亚洲和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使其参与到全

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当不平衡的问题变得大而集中，持

久不去，就真的成了难题。”

“新兴亚洲”与发达经济体间的经常项目账户不平

衡，也有石油输出国与发达经济体间的不平衡。当

不平衡的问题变得大而集中，持久不去，就真的成了

难题。在过去五年中，有一部分国家表现出持续性顺

差，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持续性逆差；而在20年前，

全球贸易赤字的22％是由排名全球前五位的国家分

摊；现在，全球五个主要国家已经占全球贸易赤字的

76％，这真正令人担忧。

显然，这需要全球通力合作解决。有多项目标需

要完成。对赤字国家来说，需要更少的消费和更多的

储蓄，以减少进口促进出口；盈余国家则要刺激消

费，少出口，多进口以达到平衡。

不过，一个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全景必须要考虑到

互补性的问题。当今世界并非均等发展，每个国家所

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进程与生产产品的环节差异

明显。一个例证是，大多数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

导，而新兴市场国家则以制造业为先导，这部分地反

映了劳动力的全球分工。我们可以从持续而集中的失

衡中看到这一问题，而这种失衡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所

面临的严肃议题。无论是再平衡还是实现互补，都会

使这个世界不仅拥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还具备更佳

的可持续性。IMF而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核心作用。■


